年味
说起年味这个话题，给我感觉就是：年味是什么？
自从我记事起，每当过年时回到家，却十分冷清。终于有一天，我问爸爸：“你能告诉我年味是什么吗？”过了一会爸爸便回答我：“你们这些小孩都没有感受过年味，虽然生活在一个衣食无忧的年代，却没有我们小时候过年的快乐。”
在2019年，本以为像往常一样平静的过年，但因为奶奶生病，大多数的亲戚都回来了，回到了家不久，一场疫情却打的我们措手不及，村委会的人对我们挨个测量体温，并没有发现异常，但我们也被困在了这里，所以，一个原本冷冷清清的春节却变得如此热闹，当然，我们也并没有闲着，尽管肆虐的疫情并没有对这个偏僻的山区造成太大的影响，但我们还是坚持佩戴口罩，买完菜后，由于有很多人在，所以买菜跟市场进货一样买了一车，这么多的人用小锅并不合适，所以，爷爷翻出了一口大锅，对灶台进行改造后，开始正式的炒菜了，这么多人坐在一个不是很小的屋子里，显得十分拥挤，但十分热闹，晚上吃饭时，大嫂说：“还没过年我们弄得像过年一样。”三舅说：“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我们就要玩的开心”但爷爷说：“能够聚在一起是好事但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万一这疫情很久才会恢复，那我们这么多人，又从哪里收入呢？我们应该节省一点，不要这么快用完。”晚饭后，灶房热闹了起来，有刷碗的，洗锅的，生火的，也有打水和帮忙的，过了半个小时，大家开始娱乐了，大人们围城了两桌，一桌打麻将，一桌斗地主，而我们小孩却因为没有鞭炮买所以围成一桌打游戏，还有一些人围着火炉聊天。就这样，我过了我人生中最热闹的一天，也隐约感受到了一点点年味。
第2天， 一大早我妈妈和大嫂大伯几人在灶房里忙个不停，吃完早饭二表姐就提出在未完工的高速路上摘折耳根，于是，十几人就像“采摘队”一样拿着锄头和镰刀背着背篓，向高速公路前进了，分成几队在山丘里挖折耳根，从山上往下看，能够看到的都是我们“采摘队”的人，一上午过去了，挖了好几斤折耳根，带着我们胜利的果实去水田里淘洗，爸爸对我说：“这场景像极了我们小时候种地的场景，现在回忆起那个年代虽然没有现在那么发达但却十分快乐。”
回到家中，姐姐挑了一把嫩的折耳根，做了一盘凉拌
折耳根。
这几天，我过得十分充实，感受到家庭的温暖。
期盼已久的大年初一终于到了，为了这个隆重的节日子，爷爷翻出了放了十几年的电视，为了像从前那样一家温馨地坐在一起看电视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就差时间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爸爸就把我叫醒，吃完早饭后，开始贴春联，拜完年后，我们上山烧香，下山后，已经中午了，吃完午饭，爷爷和爸爸调试电视，但怎么弄都不行，于是只好在大嫂家看春晚。
[bookmark: _GoBack]相当于外面的疫情的肆虐，我们还能过一个正常的年，已经非常幸运了，，这一年让我记忆深刻，因为它让我知道什么叫年味。
